    　辛未孟夏皖南遊記

    曉之歙縣，地近黃山，為歷來講地學者必至之所，如揚曾歷籲諸大家，莫不均有遺存焉，迄今千百年，初為 談，或則田連阡陌，或則富甲天下，丁盛葛曰，分支派于國內各地者，莫不勝載，即以汪程二姓言之，凡我國各地有此二姓者，詢之源流，莫不云來自徽籍也。于此可見古來信任風水之盛，山水氣脈之厚矣，乙丑春，至友程霖生先生，邀余偕往一遊，一觀古來名墓勝跡，僕頗慕之，卒以時事多故未因行，迄今七載，地方革新，風氣稍靖，正可一壯遊志，解我宿綠，適程君霖生，又有邀償，甚樂也。即于古曆四月二十三日，偕許君玉田，汪君汝健等五六人，相約于是日上午九時特快車赴杭，到時已下午二時餘矣，即在江干餘錦洲過塘行暫佇，行主饒君款以晚飯，是晚即下榻于雇定之航船中，江水滔滔，風清浪靜，適然可居，船中設高鋪六榻，清素可，為旅行中第一次別具風味之樂趣，早晚飲食皆船東自備，據稱上水抵歙，須七八天可到達，下水則半之，此行溯錢塘江而上，得觀近江勝景，以風水上之目光，考驗取捨，可無旅行之苦，較之一般，普通旅行，別具風味，經云玩山觀水有主張，正此謂也。程君霖生，亦風水之最喜者，故不憚鄙陋，聊撮數語，以資校正，并以表邀此一行之厚意焉。

    二十四日天氣晴明，居城市與鄉間環境不同，居水中與陸地又別具風味，茲宿舟次，雖無鳥語魔啼之間，而漁歌問笞，在在皆是，天色之早，為久居陸地者所不知，二十二日節交芒種，太陽到未宮初度，日出甲入辛，例于五點時天明，舟居則四面空曠，水色與天光相映，不特登泰山之日觀峰，觀日出扶桑，不覺天明之早，平旦之氣，得之于先也。是日夜眠甚熟，晨起特早，未交五時，即覺天曉，起身後，上午略事休息，是日本可啟碇，因尚有曹君赴邀來，故遲行一日，午後即偕許君登陸，遠望玉皇山頂，遊人如鯽，欣相請日，蓋往一遊，探其究一見，循道而往，至山麓未錯一武，一若已第二次之熟路矣，又相謂曰，此遊不無天緣，既至見山龍老屋數椽，亭榭一所，遊人濟濟，均由此拾級而上，詢之遊人云，上為興福寺，今日為朱天聖誕，見夫男女老幼，手提香燭，絡繹于道，來此進香，最奇者多數香客，既至山亭，即洗手洗臉，手持長約尺餘之大香一柄，亭內山寺僧備有多數拜墊，香客一手持香，一手把拜墊，每行三步跪叩一次，山麓至山頂，合計數千極，至廟則跪叩近千，可謂虔誠禮拜之至矣，詢其原由，謂因病所許之願心，既痊後來此還願也。僕與許君，亦同登興福寺，寺後山谷中，左為泉水，右為佛堂，眺望之江，之玄曲折，名之謂之江者可謂極矣，道徬殘廢求乞者，比比皆是，或跛或一目，慘不忍睹，山下即相傳為海寧陳姓之八卦墳地焉，相傳為即產生遜清乾隆帝之發地，地墓為山落平洋之一突，其脈氣即自玉皇山穿田而下，按其大勢，雖有之江之朝，然穴基不高，似難勝收，再按左右龍虎砂手，羅城朝案，均無特點，較之泗州鳳陽朱洪武之發祥地，香山翠亨孫總理之祖地，均有所不及，且遠遜實甚，細按田形畫成八卦，一或蛛蜘之網，言係當初好事者所規定，陳找得而用之，以博眾人遊杭時之注意，俾日久傳為美談耳，乾隆帝即是海寧產，或係另有吉地，末可知也。今者此墓已荒僻絕倫，并無古碣可考，不過知為陳姓之古墓耳，回船後仍在錦州晚餐，船家等均已預備，夜半曹君來，天明二十五，即預備啟硅。

    二十五日，是日夜半在朦朦中，聞得雨滴滴，擊我茅篷，惟停泊江干，可無風雨波濤之虞，天曉時即止，此次上水，由輪船拖帶，上午八時半起硅，共同拖帶者合計有八艘之多，首尾相連接，彼此相望，莫不喜形于色，計當晚可達桐廬，江干啟碇至閘口，即轉舵向西南行，係艮坤寅申航線，至聞家堰，計行兩小時，不意輪機損壞，遂定泊焉，輪船仍回江干修理，直至午後三時，始由新江興輪來間拖帶，南行數里，航線又轉為甲庚卯西方矣，知為錢江一大轉灣，直至午後六時半抵富陽，見夫市房林立，皆西南向，向南望，萬水來朝，膽為一壯，側聞此處有天子者，係東吳孫權發地，詢之同行諸翁，均不詳其所，未幾輪又起行，天氣漸昏，沿岸風景，隱約難辨，至八時許始抵港口，解纜掉槳，本擬與另一輪船商量拖帶，以輪小水淺為辭，船主為速度計，遂連夜上岸背縴，至二十六日拂曉，始抵桐廬，此上已無輪渡可行，只一路用人力而上矣。

    二十六日，是日天氣晴明，舟子一夜未息，晨際舟行漸入龍口，兩傍高山夾道，江水漸淺，河邊沙石顯露，航行須隨之而蜿轉，初經所謂鐵門檻者，此處江水係一大轉灣，中現大沙灘一方，面約百畝，以風水名之，此處山勢四國，其水來不見源，去不見口，該沙一大片，實為塞水口之蓋面沙，借未聳立，不能名之為羅星也。此處面北坐南，不無結地可覓，約數里入螺絲門，兩山更窄，即所謂七里龍是也。再五里即宋嚴子陵祠，桐前碑記林立，牌坊高聳，山巔兩大石臺，臺上雙亭并峙，即所謂釣魚臺焉，高約十丈，離水面甚遠，許渾詩有云，富城山下桐江水，解釣鱸魚有幾人，觀此豪之高，于此益信其臺不在釣，釣不在魚，藉此以避焉耳，漁舟一葉，順水迎面而至，同之購得鱸魚一尾，重約斤許，其價甚廉，不過小洋兩角，烹以微味，嫩美可口，助以美酒，旅興為之一壯，聊附一律云，富城山下桐江水，聞得鱸角四海名，江干渭鱸非釣，我今聊把一尾烹，午後經鳥石灘，為七里龍之西口門戶，此去山形略寬，江水尤淺，一路前進，不覺身入桃源，別有洞天也。三時經嚴州，即建德縣，山東處登陸，此處為兩水交合處，向南人金華支溪，向北即入徽州，倚山築城，進東門即興仁門，城內古坊林立，近南門一帶，略有市面，出澄清門即南門，船已停泊于此矣，復啟碇西行，時已薄暮，大好山色，又復隱約中矣。

    二十七日晨起，船經豬屎灘，水淺灘高，船行維艱，經一小時始渡過，語云撐船打鐵磨豆腐，為工人之最苦者，觀此益信，午後漸近茶園，其東郊十里為小溪岩，此處水勢山環，山形緊抱，似為茶園以東之門戶，其中近水石山，形若天馬，壁立千仞，山形與水色相映，舟子背縴行于陸，人影入水，一人映成兩人，惜無攝影器攝取，一若西洋油畫然，殊為可觀，薄暮船抵茶園鎮，此處風景極佳，能岸石山峙立，為浙省崖石之所，一若蘇之金山然，不過山形尚全，不若金山之破碎也。此處山環水聚，為七里龍以上最開陽之處，不無風水上玩索趣味，惜乎陽光漸里耳。

    二十八日晨正熟睡間，許君王田喚余云，此處為宋虞祀故鄉名虞坑，對岸江邊，即其發憤在焉，起床視之，日始山地，紅光滿天，時方五時也。其墓土名獅山，山上古松森然，墓前石門，坐東面西，係回龍逆結之局，江邊大石如鼓，或沈或現，其左小獅時立，形勢奇特，非左龍右虎之普通局，人人能識別也。故盧氏為當代名人，貌甚可惡，觀此山形水勢，地形與人生有密切關係，于此已可證矣，西望遂安港口，如在目前，此處市房林立，可知為茶園以西繁盛之區，八時餘到此，岸人高呼停船，知為緝私營公安局，意欲檢查行李也。行志離急，值此公務人員，亦不得不然耳，查畢始啟碇，正午船至口甲灘，此處灘高數尺，水聲洶洶，船停片刻，同行船戶，彼此傍船濯足而行，同人戲而言曰，國瀨腳不爛，水清心更清，且笑且言以消旅遣，三時許至浙之淳安縣，此處為宋朱夫子歷任太守處，相傳有此地不發，即無地理，此地若發，是無天理一案等語，因水淺灘多，重船難渡，船主擬在此另雇小舟卸貨，以分份量，期速率也。乘此登岸一走，以觀聖跡，此處并無城牆，商店亦寥寥無幾，行百步見廟貌森然，牌坊林立，知係文廟在焉，惜乎年久失修，魁星閣大成殿，均已破損不堪，內設縣黨部民眾教育館，標語雖新，精神不備，較之繁盛之區，不諦天壤之別也。折向而上，拾級而登，見一父子翰林父子公卿牌坊，建于明萬曆甲申，知係明三元大學士商略士口，據友人云，文廟內尚有朱夫子遺墨，書有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大字，因黨妝所在，未便前進，故未入目，不無微撼也。再上即淳安之縣政府在焉，屋破路狹，荒涼異常，毫無氣象，衛生一事，更在不談，不知當地人士，作何感想也。至大堂即折而返，上船啟碇，船行未幾，即西廟灘也。視夫大小船只，不下二十餘艘，皆停而不前，云濟難也。水勢洶洶，用百般方法，經三小時始渡過，觀夫舟子，實已力竭聲嘶矣，行未幾，天色已黑，遂停泊焉，計行程數日，惟此日路線最短，而行程最艱，語云蜀道難行，諒係指山重慶至成都之陸路言之，其水道則宜昌以上尚能通小輪，茲以此行觀之，僕不禁謂之徽道難行矣。

    二十九日，是日天色仍佳，晨四時即啟硅，行五里即小金山在焉，小山挺立水中，其南向水，即汪氏始祖越國公汪華之發墓也。此墓與前虞墓相似，亦取逆結，其形勢和緩，較虞氏為勝，迄今子孫萬派，莫不由此而興，因為此鄉山多水少，欲取雌雄配合，須以近江為是，西行五里，土人云獅象把門，即方獵之發墳在焉，小金山為其水口星辰，左右形勢凶惡，不若汪墓之盡善，再上為六合灘，灘淺而長，舟子喚余登陸，同仁等步行至六合亭休息，余因為時太長，呆坐乏趣，即至三多亭渡江至對岸一走，此處山勢，較南岸有情，見嘉慶十五年吳氏祖墓，名曰飛鳳形，壬丙兼亥巳，詢之土人，吳氏丁財并茂，脈厚勢擁，亦吉地也。其北偏山巔為方氏祖地，建于乾隆四十二年，壬丙兼子午，其形一若天鵝孵蛋，鄉人云昔已雷擊，按其形勢，本可大發，而方氏平平，諒係福運不足耳，下山途遇鄉老，知僕相地，堅欲為其一覆墓地，余慨然允之，上山見坐後脈來，起伏有情，左右砂手尚佳，係光緒三十三年了未所建，壬山丙向兼亥巳分金，僕即為之曰，此地了財兩吉，鄉老頷之，以上各墓，皆坐實面水，當面開陽，丁財頻頻，乃陰陽相見之兆也。計此行登陸渡灘，此為第二次，正午知船已渡灘，鄉人堅欲留飯，余以為時不及，即回船午飯，未幾船經梓洞口，地當桐江南岸，形勢極佳，據云山中皆平地，風景絕倫，惜不能登岸，諒此處不無結地存焉，近江處有名鯉魚形者，為蕭氏發地，坐南向北，迄今了財貴三者并茂云，未幾小雨濛濛，將及雲豆，遠望長橋，環以五祠，為起碇以來第一次所見，橋下為另一潭水，橋東有一樹木，既抵此，江水極湧，大雨已至，遂停泊焉，相傳賴公當時在此，人皆不知為何許人也。在此為人點穴，因此得名，遠觀橋東一墓，地近江邊，龍已落平，成一高形，誠大地也，為或即此耳。

    三十日是晚天雨甚急，在船中時聞雨聲滴滴，灘水滾滾，及初曉雨乃止，四時餘啟碇，經威坪稍停，舟子登岸，添購菜蔬，天氣又晴，江水或清或濁，水勢略深二尺，知為一夜大雨，山水已達江心也。同仁莫不喜形于色，以為自此船行可達，江干設浙省與皖省交界之茶捐船，因再上二十里，即屬皖境矣，九時經和尚山，南岸即所謂棺材利焉，山腳直達水邊，現一大洞，相傳即為朱夫子說破不發若發之地，後為雷公將棺抽出，此洞即其遺跡也云云，上有石亭，或即當時墓道也。細觀此地，形勢亦屬尋常，其左近為石灰岩，山皆青石，建墓有十數，其山形水勢，或與當時已經變更，語云福人方許得福地，良有以也。未幾將至皖境之街口鎮，鎮東二里為梅花紋，江中亂石密佈，形如梅花斑，以此為名，航行維艱，故步行入鎮，至汪君汝健所設之同裕稍憩，此鎮瀕江作市，街長半里許，南北形，其北市有另一水會合鎮前，中有張氏宗祠，其前建有戲樓，兩面相對，規模尚雄，其頭門粘一新鮮報單，曰皖省政府考取縣長，諒係張氏後裔新得縣長缺也。因離家一周，即在此郵局發家信二，以慰二老，倚門之望，午後三時，船已到鎮，即登船西行，此處風景較浙境為不同，鄉民高山作屋，零星可數，滿山耕種雜糧黃豆茶樹居其多數，屋皆土牆瓦蓋，映入青松綠葉中，宛若畫圖，繪畫家到此，可作無數模本，久居平地者到此，不無不見高山那知平地之嘆，西行十里為尾灘，此灘水高丈許，水性潤下，其湧流激湍，令人可畏，此次同行共船三艘，到此并縴渡灘，尚顧不及，又另雇土人十餘名，協助過灘，時已薄暮，即在其西偏二里許，水勢略平處停泊焉。

    五月初一，此上水中亂石更多，西近橫石，航行更難，須天色放明，方便水行，恐亂石滿佈，有損于船身也。故啟硅時特晚，既抵橫石，見江中大石橫立，形如城牆，水勢更洶，旅行者見之，不免為之膽寒，觀夫舟子，尚不以為奇，蓋見激也。即用一船台併，計二十四縴夫併力渡過，檯經境口深渡等，一路小灘尚有三數處，傍晚航抵薛坑口，見夫市房林立，燈光輝煌，詢之土人云，在演劇也。船既停泊，同仁云不妨登岸一賞草臺歌舞，約八時許即鑼鼓齊作，知已所謂開臺矣，初演為五子奪魁，繼則天官賜福，遊人絡繹于道，見劇場情形，大概與蘇省內地相似，旅行中在停泊時間，巧遇歌舞，亦樂事也。

    初二日天尚未曉，同行者均較他日早起，收拾行李，以再上十餘里，即為到達之地南沅口矣，九時上岸，細雨濛濛，擬雇轎代步，以人多轎少不足，復鼓足西上十里，至朱家村登岸，雨仍未止，乘轎至歙城西門，路約十餘里，此處設有長途汽車路，西通屯溪，路極簡單，遇大雨則泥濘難行，是本日已停駛，後經情商，始尤開放，山歙至佛寺，計程二十餘里，一點開行，約半點鐘抵鎮，給價十餘元，車身甚大，容十餘人并行李十餘件，尚稱寬適，不過車行維艱，甚多危險耳，抵鎮後略事休息，發信數函，聊作報到，僕出門遠行，本為常事，記得兩次赴粵，海行四五天即到達，此次到歙，路隔不過千餘里，較之粵道尚不及其半數，行程確倍之，蓋一用人力一用機力耳，為日雖稍長，并無波濤暈船之苦，起居飲食則甚適也，語云同舟共濟，觀乎徽道之行則符合矣，凡遇上灘，則不分彼此，互相輔助，協力渡過，然後各自開行，遇晚上停泊後，舟子每船有七八人或十餘人，船位除高榻外，所有隙地，皆為此輩所占，隨處席地而臥，人尚誠實，行李零星，可無須顧慮，不若他處之人心險惡防不勝防也。此次同行中有曹君瑞芬先生，因奔母喪回歙，見許君玉田挽贈一聯云，六十年懿訓昭垂，不獲登堂漸範式，一千里噩音飛遷，那堪泣血痛 角，僕筆枯腸乾，愧無著意，潦草一聯挽之云，寶 發光輝，想當年倚門倚，花甲再度添海屋，角雁傳噩耗，看此日若子若媳，舂申﹂路泣練江，又記得船經釣，購得鱸魚一尾，許君王田有詩云，船中吃鱸魚，更比松江美，眼見釣魚船，細鱗剛出水，可謂妙極矣，餘無可訌，此後按日登山，諒可記之處定然不少也。側聞說者謂僕為法家，為著作家，對于山形水勢，恐不擅長云，僕概置之，聊盡管見拉雜書之，以待世之有識者有以教之也。

    初三日晨際，天仍未開，八時早餐後，汪君汝建伴遊花山，一路西行，約三里，即程公謹軒之墓地在焉，坐南向北，宣統元年所建，中立墓碑，碑上書午子兼丙壬四度，明堂朝案均正，據稱內向係午子兼丁癸，其外五行尚稱合法，不過脈氣似嫌太薄，係側結而非正結，瀏覽之餘，不無感想，乃一吉之局耳，惟以坐向及形勢大概言之，今年辛未為四運第一太歲到了，丁之前七度半屬未，六月建未，經云山管人丁，故然丁之兆今年為最吉，其餘山形水勢；俟詳察後再行摘錄，是日天氣雖開，雨濕難行，正午回鎮，午後即在近鎮散步，聊察大勢耳，嚴寺為城西一大市鎮，明萬曆清乾嘉時最盛，文臣武將，史冊所載，苦鮑廷博觀瑤田等皆是，街長四五里，洪楊時遭兵犯之後，即漸衰落，所餘房屋不過十之二三而已，其房屋坐向東南與西北居多，屬乾巽線，艮卦為近鎮總水口，此處建有七級浮屠，古色斑斑，諒係明物，塔傍為鳳山門，宛若城門洞，上建廟字今已無存，不過鐵香爐大銅鐘尚在，查無製造年代，一望而知為數百年前之古物也。今鳳山門已封閉，據稱在前朝因戲言涉訟，奉諭封閉，我國迷信風水之盛，于此可見一斑，沿街牌坊林立，約計十餘座之多，有建于萬曆及乾隆年間者，大夫祠鄉賢祠，均已破損不堪，設或有人解囊，在此記古蹟，建為一大公園，未使非流名千古之善舉也。東市有程氏古里廟前古井，古人均添以古字，可知此二者，為此地最古之名蹟無疑矣，人皆曰程姓發源于徽籍，于此益信。

    初四日是晨雷聲隆隆，大雨傾盆，晨起見街道水深尺許，湧流激湍，一若在新安江所見之灘水然，以地近山龍，高低不一，雨水一時不能下河也。是本日擬登山，為兩所阻，值此黃潮時期，亦意中事耳，正午聞得山洪澎湃，河水大漲，即偕汪君冒雨跣足，至鎮北長橋一觀究竟，行將近河，聞得水聲如虎，男女至河 往觀者約數十人，咸謂已數十年未見如此洶洶矣，見夫水勢如飛，一若海浪大潮，惟水色黃而帶紅，較之黃河水色不相上下，水面由上流浮來木料雜物，列列可數，聞有人見得女體一具，滾滾流下，諒係為山洪所捲，以致隕越，亦云慘矣，沿江居戶受此水淹，損失諒不在少數，傍晚水勢略定，此水東流入錢塘江而至海，故退去尚遠，約數小時即能平云。

    初五日是日為端節，僕近年奔走東西，常以四海為家，已多年未嘗雄黃酒角粽之美味矣，以各處習俗與我鄉不同也。晨起天氣已開，晨粥後即沿河濱西行，一路平山，枝腳盤旋，約三里至臨河山，見萬山回抱成形，迎水逆結，開面有情，下砂石山挺立，直達河濱，可立西北向，河水由黃山之支來朝，詢之土人，係先生孝基，今已成古蹟矣，惜乎後龍太薄，雌雄相見而恐不相交，宜詳細察之方知究竟是點穴難是也。如為真結，亦非本運之氣，二十年後方為正氣，復西行其目的為程墓一察內向水口也。知係重重包裝，水歸一路，山頂溪更流，經過通濟橋折北入西河消艮，午後擬再察程墓虎砂，行經里許，見余姓墓坐卯向酉，水出戌乾，一路直瀉，四運甲子年所建，同行者問之曰此墓何如，僕即以了財兩退答之，據稱確乎不利云，天又雨至，折而回寓，細雨濛濛，至暮未止。

    初六日天氣已晴，晨粥後馬上繼續前昨未竟工作，仍向西路出發，一察程墓虎砂，自南山前行，層幛疊出，皆西南坤龍，其偏東近鎮一帶之支腳皆向東，或係另作護砂，直至卯乙方過峽起頂後，則重重向西，作程墓護砂，此處以東東行之砂，為程墓虎砂之曜氣，復西行至其落脈處，成三臺形，觀乎後龍遠山，重重護送而來，其過峽處東氣極細，又成三臺形護欄，頓起金星，開幛結穴，其龍砂亦重重包裏，水皆東流，已為明證，其落脈處脈路甚微，尚宜詳察，因為時已遲，只得明日再作第三次工作，察其血脈，自可了了，因下午尚有曹君瑞芬之邀，亦情所難卻，不得不然耳，一時半發腳，至離鎮約十餘里之洪坑，為其令堂查太夫人一決墓地，此處山勢挺秀，較之近鎮形勢大為不同，山皆茂林，密密難數，不無大形局可收，曹姓之山，主眾甚秀，向南落脈，其尊翁墓地，係其偏枝，甲子年立辛山乙向兼酉卯，脈氣尚可，惜乎局勢太窄，明堂當面直瀉成捲簾形，為山龍之通病，恐葬後財局有關，以理氣論，坐著零神，丁口不旺，亦意中事，僕勸其將墓前低田開築一池，聊聚水氣，其太夫人地在高處，取正騎龍格，坐子向午兼癸丁五度，龍氣城郭均相稱，明堂稍偏，門外秀峰特佳，形如馬鞍，南方朝山成一字文星，形勢家不免稱為美地，惟理氣上係再後二十年之局，或發女貴，好在合于南北卦可通融辦理耳，歸途已八時左右矣，復應方君景明之宴，一嘗徽味本色，興盡而歸。

    初七日是夜雖雨，晨起已晴，八時半偕汝翁及永等同行出發，再察花山後龍，竟全功，由墓地之左方沿大界水一路西南行，至長翰山棠塢登山巔，一察究竟，大山頭皆在目仟，列列可數，便中見一地，御屏幛吐出金星，開面結穴，笑而言曰，今雖草濕難行，足穿草鞋，步行甚便，無意中得見此地，心中如得寶物，不覺其苦矣，盤桓良久，即折而回北，細覓花山過峽處，棠塢村為第一過峽，至花山後之東南隅兩水分流處，即其第二過峽矣，上花山巔追蹤而下，同行者莫不腹鳴如鼓，知時已午後一時半矣，即在莊屋午飯，飯後再至本山詳察脈線，繪畫草圖，五時回鎮，工作已告竣，作書一函以告主翁，書曰，到歙一函諒已賜鑒，花山令尊福地，今日始行復看舒齊，茲以其近龍言之，實由坤宮馬鞍山（與黃羅尖實為同一支脈）轉離運北而來，先由午丁方之棠埠村過峽，（大龍身諒是坤龍）頓起頓伏，至花山之偏東一峰，連起三臺開幛結穴，當穴之辰字上落脈，脈線平鋪，（寬而不清少力）分為三枝，東枝為巽乾龍，落平處即為墓祠，與乾上一峰，遙遙相對，龍氣及外堂局，覺甚可觀，不過氣運尚非其時，友與公停柩于此，因在屋宇之內，外堂局動氣，為屋所擋，靜而不收，是以尚保平安，將來太歲到宮，恐不如是，鄙意亦非久計，（以上是理氣上之言）運至甲午以後，則形氣兩合，雖非大地，丁財可發，理勢然也。其中校為墓祠龍砂，又為謹軒公墓之虎砂，其最西一枝成辰戌兼巽乾龍，頓起金星，結午子兼丙壬局，（墓碑壬子兼丙壬）即謹軒公之墓地也。（據稱係午子兼丁癸丙向）未坤東氣，拖西連分三枝，向東為龍砂，環抱有情，此辰巽落脈分作三校之清形也。辰巽落脈之拖西一峰，丙字似為謹軒公墓之後龍，察其山腳，有界水分明，其再西一峰，（丁字）枝腳鋪下，此兩校實為送龍護峽之砂耳，其偏東一峰，枝腳不長，（辰巽落脈之右）亦為護峽之用，由此峰再過峽向東另起一峰，分校向北，重重向左環抱，（指近穴一帶言）即為墓祠及墓地之右方護砂，其最筐枝，繞前作為一字文星案，（墓地之案）其左方之護砂，與本身為另一校之脈，（有界水為憑故此云云）枝枝環抱，至墓地之乾方頓起一峰，圓正挺秀，可作貴人用，亦可作為第一重之水口星辰，因此處為左右護砂，內堂水口集合之所，即墓地之城門是也。（墓祠亦是）即于此方流入穎溪，在案山外，一路東流至  寺鎮西中市，折北由通濟橋入 溪，（俗稱西河）橋南有南北兩山并峙，兼有市房林立，此處可為第二重之水口，東流塔橋為第三重之水口，一路東行，經歙縣西南兩門外，至朱家村井入新安江，直達桐江之江入海，其大水口在花山墓地之艮宮，又為溪來源，約計百里，由離墓三里許之乾宮之支而來，（臨河山下即可見登穴來去均不見）此內外水道之大概情形也。其穴前壬子方之一池，及亥上清泉，乃隨龍水之最吉者，所嫌近身脈氣太薄，兼之天坐馬鞍形，且穴後界水西流，（此處最為不合脈氣更無力矣）山管人丁，關乎初年，確喜坐後黃羅山作樂神，後托重重，將來之旺，乃意中事耳，再以理氣論之，坐午向子，在己酉年用事，時值上元二運，卦氣雖屬不合，而城門一訣正為合法，（中元四運則又當別論）經云向首一星是也。兼之貴人當門，太歲三合到宮，自有特達之應，今已交進中元，今年辛未，為本運第一次太歲到山，（指兼向之丁字言之）丁上貼近一峰，丁之前七度半屬未之上半年，月太歲到未，可望添丁之兆，卦氣正合雌雄相見，自有此應，（午字上適為馬鞍形故午年不應）且初年運已過，行著第二節龍，經云一代風光一節龍即此意也。將來如申西兩年，亦為當令，（指添丁言）中元六十年，（屬南北卦故此云云）可保了財并茂，（外堂局尚合）明乎玄空大法，當以僕言為不虛也。以上各節，想明達者重在洞鑒也，茲姑不憚醜陋，略敘梗概，還祈有以教之是乎，至其餘各地，一俟覆看後，陸續奉告，如管見所及者，當盡心力而為之，最後結果，則自有天緣，福人福地，此非僕之能事矣，世事惟地理無公論，（此是通論）非三到之不及也云云。

    初八日上午未遠行，在近鎮東偏復看墓地，若江墓及汪姓等墓地，皆面西向取逆局，龍氣不厚，小元運亦已不合，即勸其另行改厝別處為安，癸酉年太歲到宮，關係最重，午後即乘橋至左近要羅山東偏，地名天并山，為程姓已得之山地復看形勢，此處係坤艮局勢，砂手峰秀，列列可數，似有結地，後知此山地近幹龍，形勢粗雄，脈氣奔騰未化，實無結地可言，捨本求末者，不免為其蒙過矣，閱者諒係貪其外堂局耳，山下陽基似尚稍有情意，然則此地盡可置之度外，毋庸置辨也。說者或以為半山有井泉兩處，不無可取之處，實則山勢粗大，地在多濕之處者，每易積水，無足為奇也。

    初九日，許君玉田已先一日來歷，因其有八十餘歲之老母在堂，日前回里省親，今來即偕遊鎮北信行山，復看所謂風吹羅帶形之里，此處皆北山運南之護砂，無所為龍，當初本有尼庵，今已為古墟矣，外山形勢皆花假，本身在毫無脈氣，下砂小岸，係當初人工所作，砂飛水走，不足為地理談助，若天井山者，尚謂可欺以其方也。午後復至花山復看墓祠，因有人擬主張改作墓地，既登祠前，許君曰面前形勢尚不差，此地是否可取，僕先日已看多次，復領看右肩凹風，及繞後看其脈氣，似尚可取，墓祠則可，墓地則否也。且地理非隨便取用，須度主人之情況而為之，設令相地者一日見數地亦可，數月不見一地亦可，鄙意友與程公，為本身最近而最有關係之墓，非尋常可比，其墓地萬不能苟且，因陋就簡，即成萬古不易之事，且丁口尚稀，急宜設法擇萬妥萬當者，方為合格，如事實有所不能則已，今管見既及，豈敢因循而為之，最後解決，自當聽之主人翁，然則僕心力已盡，對己對人，聊可告慰，或高明者另有見地，則非僕所可置問矣，後因千日兒得一地，形勢尚佳，許君興緻勃發，復往西南三里許之山地一行，其形勢結穴如何，尚待高明指正，茲姑不贅，歸時已七時許矣，是夕汪君汝健設席款宴，固辭不獲，聊領厚意。

    初十日上午休息，午後即乘轎至小鎮一驗明正宗時代始發地，喊形家名之為猛虎跳牆，其局為回龍顧祖，面西卯酉山向，墓立青石碑一，上勒王充仇氏元始祖嘉議大夫縣公夫人洪氏之墓，年代既久，字跡模糊，何時所立，已無字跡可考，其下有重立兩字尚清晰可看，可知為時實久矣，詢之當地人云，此墓發丁六支，為仇氏開族之墓，每年祭掃後裔仍蕃，其開族原因一望而知，後龍脈線起伏蜿蜒，皆石脈盤旋而來，節數之長，遙遙難數，後托重重，更粗力，左右砂手重重環抱，明堂開陽，朝案均秀，鄉人云右為斷頭砂，故仇殺伏法，鄙則未及詳察，按形式上實無此形，或係後人附會耳，今視此等局勢，于研究學識上，不無稍進，回鎮時途經阮氏古墓，亦回龍逆結之局，相傳清代安南國王即其後裔云云，姑誌之以作美談，墓立一碑，上刻 鎮阮氏故母汪氏，故父芳公，故義官松峰公，孺人汪氏之墓，明正德甲戌秋立，甲山庚向，其右下為程氏之墓，光緒十二年立寅申艮坤，據稱當時有人查見枯骨，頭大如斗雪，相傳几真龍真穴之地，枯骨顱必能篚，聊存此說，留待考證，此處堂局寬暢，為盤龍盡結之地，可無疑義，至是否發國王之地，實難考證，總之地勢不惡，亦有形有局之一地耳。

    十一日早起，收拾行李，乘轎赴屯溪東南約六里之伯山一行，因此處為謹軒公之吳夫人墓在焉，距伯寺約三十六里，一路西南行，經茆田稍停，為羅姓一覆墓地，係四運卯酉兼乙辛，當面明堂蓄聚，坤來消乾，本身龍氣不厚，左右砂手有力，四五年來尚無應驗，鄙即答以不合氣運，恐癸酉甲戌二亥等年不利，復至對岸有民國十六年葬壬丙兼亥乙﹂墓，西水東流消乙卯，丙峰午丁皆山，亦為羅姓本家，觀局雖不合，尚無大凶，不過午未兩年不利，據稱兩年已連傷兩丁矣，此等小地，竟有如此凶兆，實難判斷，據稱羅姓所傷男丁，幼年本有損症，恐其他古墓有關云，此說亦為近理，復上轎約十二時抵屯溪，午飯後過張家渡直抵伯山，下榻于勝川，天又兩至，亦巧之極矣。

    十二日晨起，天色已清，即至伯山一瞻程母吳大夫人墓地，係山落平洋，辛酉年立子山午向兼癸丁，地當怕山南麓，其近龍自東北轉來，連起數峰，初為候山，繼為怕山，山皆石體，挺立不化，初落結伯山寺，再下結伯山渠甚，寺下有慈明大上人一墓，古色斑斑，相傳為將相始發地，迴龍逆結，形勢顯昂，確有九千歲氣象，溪水山東南發源，之玄來朝，西流經離坤兌至乾之張家渡，并入屯溪大河，蔡程姓墓地，在伯山迴龍之一大轉灣處，癸上稍凹，明界清晰，地勢略低，實為龍之腋下，可無疑義，此等作穴，亦為看山地之通病，以其左右環抱，門戶堂局無不可觀也。抑不知山地重在脈氣，脈氣一假，則全局盡假，此為初看山地者最易犯之弊病，經云認龍立穴要分明，仟後左右兩相照，的為至語，登穴遠望，則伯山似為本身祖山，細查後龍，並無脈氣鋪下，總之不成結穴，毫無疑義，在此眾山回環之處，而又當低窪之地，莫怪說者謂在界水之間，恐有陰水凌棺也。午後曹君瑞芬冒雨趕來，一瞻程老太墓地，藉詢究竟，一片至誠，殊為可欽，雨既止復步行，至東南鄉一察來水，沿河經富溪至榆村，觀夫山環水抱，不無結地可覓也。經云兩水相交夾一龍，夫婦同行脈路明，又云入山尋水口是也。據云左右兩水，到此皆在四五十里來源，觀地中間一山，似為盡結，遂拾級而上，察其來脈，最近惟雞公尖最高，蜿蜒出脈，重重開幛，到此確為盡頭，其中出一枝，頓起金星，左右曜氣連發兩校，繞千作抱，本身獨短，中結窩穴，地僅丈許，內砂包裏，宮星倒插，城郭周完，遠祖作朝，實為罕見之結地，惟內砂四周，小墓林立，疑為義塚，惟中、心陰間尚保存，諒係福人末至，留待後用也。至此遂折而回寓，水路已見，便中得見此地亦樂事也。

    十三日上午，偕江許曹程一干人等，同往侯山北麓，有所謂犀牛望月形者，此地為程君霖生已得之山，西東局勢，中立西卯兼庚甲，堂局尚寬，朝山開面，惟左右砂稍強，不甚自然，後龍即為侯山，頭向北面，落脈開帳，略成太陽形，中吐微肉，形勢梢斜，水從當面而出，田中一石，形如立馬，或為水口羅星，按本身來龍，係從侯山之東南即伯山之艮宮過峽而來，其過峽處與此相近，一若返身逆結，不過山氣似嫌太粗，美中不足，心力有餘者，或尚可從長計議也，設竟而取用之，平安則可保，然較之山南已成之局，則可勝一籌矣，午後因彼此擬往富溪一察陰戶穴，相約而往，至其地見烏雲漸近，知雨將至，瀏覽﹂遍，均謂此非花假，遂往榆村避雨，雨忽大至，路為之濕，乃雇轎返寓。

    十四日此際時值黃霉時雨時霖，無足阻我行程，不若久居城市者長于跋涉也。八時復至程老太墓地，一格二十四方向，繪以略圖，此處雖係花假，然人事上不得不稍盡我心，恨無墳土之臂，一舉九鼎，詳視左右石隙，泉水滴滴中出，不無可疑之處，據稱有人，此即為賴公遊記所云，大地大地真大地，廉自作祖真奇異，猴騎石馬出離宮，虎趕山羊來天市，元機拋繡球，誰識球中意，就球固不然，棄球亦不是，打破球中機，方識球中趣，穴在微茫難上難，神仙點破易中易，坐著啟明面長庚，游水東流言無比，三千粉黛列于千，卓立端方屏後依，漫疑鳥鳴鼎食家，子姓皇皇千萬億，嗟哉嗟公冉之北伯山南，踏破芒鞋幾往還，可惜真金無覓處，一聲長嘆過三安，按此記古書曾載，欲覓此地者，已不知多少人，切記之誤人，寅屬不可言喻，僕最不喜閱鈐記，只憑自己目力步力求之，古人能見之，豈今人不能見也。設我當日撰鈐記，令第一者當日求之，或尚難得，豈數百年前之成語，尚能符于此日歟，即按本鈐記而論，第一句係形容詞，第二句是說其太祖發脈處，其形尖秀如火，故曰廉貞，即以徽州一帶言之，諒係指黃山言之，第三句係說其行龍，龍由祖山奔騰向南行至離宮，第四句更說其行龍之遠，由南方而飛奔到東方，至此方始出脈結穴，第五句至第十一句，係說點穴之不易，可知非尋常穴法，第十二句係說坐東面西之局，第十三句是說東流之水其曰妙無比者，可知亦非尋常水法，諒係由東方流來之水，至此交會，再屈曲向西流，再與西方流來之水，一順一逆，來此交會，然後向東方屈曲流出，東方以逆水為貴者以此，第十四句三千粉黛，說者成為朝山之多，僕謂即八百煙花之意，粉為白色，黛為黑色，一舐係當面對著極繁盛之住房或城市乃煙火明堂之意，第十五句，係指坐山說，第十六旬亦發引語，第十七句，此句最合巧意，諒指陰戶穴言，惟此可發了開族，以下嗟嘆此地本是真穴，因無人能接受，可知為極不堪入目之地，公山北伯山南，鄙意并非指地點言，乃古人歇語，將來可發侯爵之寓意，末句之三安，或即新順遂之三安也。僕為程姓所用者，決與此記不符，不知當初何許人將此似是而非之鈐記，來愚惑一片婆心之主人翁也。經云求地不種德，穩口深藏舌，不特求地者然，即粉飾地者，豈不如是，萬事皆可用情，惟地理不能苟且，雖至親至戚，不能變通，須盡各個人心力而為之，語云一失足成千古恨，用于葬親覓地，確為至當，茲按程墓局勢言之，本身既無脈氣，則添了及其餘吉氣概在不談之事，經云龍歇脈寒是也。水出丁未，遠口消乾宮，于玄空理氣，均屬不合，近穴之西北角為一蓄聚水池，玆以四運言，流年值未申西戌亥子六年，更屬不合，在三運尚可，交四運則更非其時矣，姑誌之以觀其後，不知葬後十餘年來，主人翁對此，亦作何感想否也。瞻仰久之，復至牛形地一繪略圖，俾便考核，此行已告結束，預備明日返伯寺，作書告之，聊盡我心，愚見之虞，未知能見原我否也。

    十五日晨起，收拾行李，偕同仁等步行張家渡，先至北許稍憩，後至屯溪鎮，即在姚君處午飯，是日汽車已可通行，因日前洪水中段阻隔，二點開行，約一點鐘抵伯寺，風塵僕僕，聊事休息，亞將數日工作作書覆之，函云，花山墓圖一函，諒已賜鑒，十一日至伯山，一瞻令堂老太太福地，此處山勢挺秀，確有大結地可覓，且東西兩大水交鵝于此，大龍身為百單迴環亦在于此，當時無真正目力不能抵此，細按賴公鈐記，似屬近情，想福人福地自有人在也。弟素性耿直，對于有德之家，尤當盡心力而為之，諒愛我者定不見責也。若按伯山全局形勢粗雄，非有蜂腰鶴膝起伏收束之行龍，不能結地，若魏氏發祥地者，乃幹龍斡結迴龍逆結之局也。確有九千歲氣象，可無疑義，如令堂老太太福地，既非逆結，又無脈氣，外形雖佳，穴情難覓，顧其有不顧其後尚可，若再顧其後龍及山水全局，則花煆無疑矣，此乃相地者再易犯之通病，按諸理氣，以小元運推之亦不合，以大元運推算又似非其局，木已成舟，亦無可如何之事也。中元初運，太歲剛進，恐在此六年中，更非昔比矣，管見如此，自當直陳，又犀牛望月一地，地當侯山之東，山形亦粗，似為迴龍逆結，或為迎龍砂腳，堂局尚可，土色不惡，雖非的穴，尚可取用，理氣既合，平安可保，如心有餘者，若再從長計議，亦未使不可也。又風吹羅帶之信行山，并無情意，置之可耳，特此奉聞云云，此信既錄，再三籌維，不便如此耿直，姑從略而言之，另繕一函云，花山墓圖一函，諒已覽及敬瞻令堂老太太福地，形勢挺秀，卦氣清純，艮龍坤水，運合南北，在形氣兩合時，自當特然自起也。然犀牛望月形，似為迴龍逆結，形局既佳，理氣亦合，有水口石馬挺立，尤為難得，較之墓祠，自覺更勝一籌，又風吹羅帶形，察無情意，置之可耳，餘俟直譯云云。

    十六日本擬赴北鄉覓地，因雨休息，十七日上午，即偕許君等乘轎赴馮堂，一瞻程姓發祥地，即在富鎮午飯，後至沙溪渡河，約半里許，即程君霖生之曾祖墓地也。查墓碑係道光二十七年所立，丁癸兼未丑，本身脈氣和緩，左右砂手環抱，當一字文星案，離墓不過二百步，穴為到頭盡結，喝形家可名之曰伯樂彈琴形，戌乾來水，坎方經案山下不見，艮上又見，至震消出，離此十一里許，即為歙縣縣城，可為水口一大星辰，龍自富  西南之高山蜿蜒拖東約五六里，至沙溪迴頭結穴，乾坎艮三宮，高山開面作朝，山下低田之水，南流入大河，逆水來朝，明堂萬馬，羅城包裏，實為程氏發祥之大吉地，按諸理氣，係發于外明堂，乾艮兩宮之明水，應發于上元二三運，實盡善罕見之美地也。瞻仰良久，意尚戀戀，復過河至馮堂，一瞻其祖父母墓地，土名老虎頭，亦為平洋龍，光緒二十七年立癸丁兼子午，亦為到頭盡結，右砂抱前作案，友砂抱繞虎砂之外，作交牙形，近水出巽巳，至丙入大河，東流抵歙城，當墓地之辰巽方消出，後龍和緩有力，亦丁財兩全之平安地也。此兩處并無工程，純係土工，外表極為普通，然其真脈真結，內外相合，較之花伯二山，不禁天壤之別矣，鄙見如此，高明者以為然否。

    十八日早晨，天氣放晴，即轉向敦仁里，俗呼東北嶺出發，氣度高壓，抵時已正午十一時餘矣，甫休息，天氣又雨，午飯後天色又晴，即相率登山，一瞻程氏太高祖吉地，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歲立，癸丁兼子午，為橫騎龍格，當面案山貼近，形如元寶，端正可愛，在不接不離之間，左右大小龍虎，環抱有情，穴在高處，收氣在五十里外，朝山挺秀，亦一發祥地也。按敦仁里為程鄭兩姓聚族而居之所，四面環山，為高山中一大平地，兩姓氏計二百戶左右，居此約計二百餘年云云，此處不二于桃園，別具洞天，山皆果木，以梨樹為多，據稱每年產生在二百萬畝以上云。

    十九日天氣時雨時晴，仍可登山，上午即至牛形地覆看究竟，此處龍氣短促，本身破碎，硃少情意，實無可取處，復前行，見孤立一山，穿田出脈，成迴龍逆結地，山名貓形，有程姓一墓，坐南向北，穴後一撐，倒地有力，亦發祥地也，再東行，一山獨高，龍山西北蜿蜒而來，起頂開幛分枝而行，知為全是校龍之主人翁，按脈前行，砂腳轉西，跑至盡頭，見門戶不收，山氣又粗，知真龍真穴尚不在此，乃折而回上，見起一小頂處，稍下則土氣已化，龍砂繞前作案，門戶緊閉，結穴于此，可無疑矣，右方外砂，形如眠獅，作朝拱形，左方外砂，似蝦似魚，又作朝拱形，常面朝案，亦皆有情，觀此則其餘枝結，概在不堪入目之中矣，復周遊全局，實無可取處，午後復登山，未幾兩至，即回寓休息。

    二十日天氣又晴，上午復至蓮花三座覆看，此地本身粗雄，為過峽後起頂之第一枝，並無收束，形勢高險，左右砂手雖全，似不為我用，堂氣不收，穴情難覓，以之為仙佛之地則可，以之作牛眠則未也。是地離許君玉田之許村不遠，許君堅邀一走，聊作休息，藉觀勝境，遂偕往焉，抵村時尚不遲，便中至其近房仲修家，一瞻其新建大廈，舊屋在其左，坐寅向申，已住十年，門路前重後輕，單進橫閤形，坐後距溪河不遠，登高可見河身，遇即謂其後龍不旺，且生氣在向，恐丁口不旺，據稱居十年未添一丁，今則膝下尚虛虧，既告辭，復遊許村全境，此處氣象清雅，居屋林立，堂氣寬暢，門戶緊收，有五馬坊，大有伯第觀察第進士等等等，皆許姓，先達遺跡，其發祥之點，于此可見矣。

    二十一日，是日天氣又雨，許只留愚到此休息，可稱天緣，否則本擬登山一觀全景也。靜坐之餘，即作書覆程君霖生一函云，前函諒達，十七日到此，一瞻梅山馮堂等處發祥地，謹按梅山祖地，建於道統二十七年，坐了向癸兼未丑，為枝龍盡結之所，脈氣之真，穴情之的，毫無疑義，當面案山，和藹可親，左右近砂，拱抱有情，所謂內氣止生是也。大水束流，重重緊鎖，城郭周完，明堂蓄聚，倉板玉帶，何止萬馬之容，龍樓鳳閣，豈特千箱之鑰，發於上元，而不應於初年者，以乾艮兩宮收氣最足，卦值上元二三運之零神是也。此處實為尊府之大發祥地可無疑義，此等局勢，正未可約略看過，稍有目力者，一見而可知為發祥地，世謂小地可出公卿者此也。弟奔走風塵，若南潯邢張劉應，無錫榮王楊視諸大家，其發祥地莫不別開生面，另有氣象，不若葬公卿地之徒具表面也。弟對於此等局勢，最最注目，察其既往，可識其將來也。求其真不貪其大，此為惟一宗旨，歷觀府上各墓，惟此為最有研究價值，竟可百看不得其厭，未知歷次高師者到此，作何評論也。又馮堂祖地，癸山丁向兼子午，建於光緒二十七年，為平洋龍枝結之所，虎砂繞前作案，龍砂緊抱於外，內堂水勢蓄聚，大水消巽，有外砂緊鎖，雖無萬馬之容，亦了財兩全之真結地，今進四運，金龍大動，惟此可補其餘之不足，又東門巔太祖地，乾隆五十八年立癸山丁向兼子午，為橫騎龍格，門戶堂局均佳，亦發祥地之一也。高而不露風，橫騎而有脈，端正莊嚴，非普通人可求而得之，千秋之盛，乃兆於此，又牛形地龍身短促，本身破碎，似難可取，又蓮花三座，似為仙佛之鄉，以之作牛眠，高而帶險，雖有砂手重重抱繞，與結穴處似少情意，撥諸行龍，亦少收束，以之為干龍干結者，又不如是云云。

    二十二日晚間雖雨，晨際又天朗氣爽，上午偕許君志於同登梅嶺，因前日來許時，見此處形勢挺拔也。其最高為蒲田嶺，向東出脈，連起三四節，有迎有送，知此山不無結地，至最後一頂，左右開帳，中間落脈，平鋪約十丈，又作伙勢，山形高險，知結穴尚在山下也。緩步攀樹而下，見中抽一嫩枝，作抱繞形，宛如象鼻，在鼻上細察，無可取處，知結穴尚不在此，復登山至其鼻根處，根有結地，即至見有康熙甲子西山卯向宋之章一墓，登穴四望，形勢緩和，四山齊朝，頗有情意，惟此穴為接脈面少聚氣，似尚非正結，復繞前至其右方，山勢微分八字，玄武垂頭，拖下小枝下砂環抱，較之宋墓，更為有情，鄙意此處即其真結，為象眼穴，正對象鼻中之一小頂，此形可與廣東香山縣境何氏之發墓出水象相像，亦坐酉向卯，不過當面有大海來朝耳，此地為庚甲酉卯局，當局隨龍水，之玄而出，重重緊鎖，外有南北大溪，溪外高山朝拱，亦非小結作可比，此次來皖，無意中竟見此地，且稱得之甚易，不若往年為合肥李總揆尋龍一月，竟未見一地，莫非人地有緣，聊作紀念否也。午後散步至西鄉，有山落平龍，此地為許君仲修已得之地，形勢不惡，惜右砂凹斷，尚無大礙，當面內堂水消巽方，關攔不瀉，大水之玄消出，約計十餘里，可立乾山巽向，鄙即勸其取用，丁財兩字，可保全收，世俗以四運巽卦為煞水，江氏志伊編沈氏玄空，以此向為反伏吟，適得其反，若在六白則又當別論，驗諸已往，當知其為無所據矣，姑誌之以觀其後。

    二十三日晨粥後，向南出發，至七畝段，初入塢，見兩傍山勢鋪張，如鳥翼飛翔狀，知為砂腳，再時門戶緊鎖，疑為無路矣，既進堂氣又寬，兩面開帳，中出一枝，形如金釵，登高詳察，知為正結，左短右長，其右釵起頂，兩邊張開成個字形，中校最長，其盡處有一古墓，細察左右砂手無情，實非結地，釵形無陰陽動靜處不能結穴，復察右釵起頂之下，動靜分明，確為結穴處，再察內堂外堂，左右砂手層層抱拱，堂氣寬和，不過各砂腳稍帶尖瘦，似非大結作，坐乾向巽兼戌辰，宜乎普通用之，時已正午，復至塔山午膳，飯後至村南一瞻玉田先生尊翁墓地，此處龍氣砂水極有情，庚申年立卯酉兼甲庚，距四運已近，不過氣運稍促，俟六運後最為得力，未幾雷雨大作，因雇轎不同，冒雨返許，同行三人，言笑言歡，亦最有趣味之巧遇也。將抵許，見行人三五，以竹杠抬一大鹿而來，既過回首細顧，知為獵人由深山得鹿而歸，有百五六十斤，據稱此係公鹿，惜無鹿茸云，不數日前曾得鹿茸二支，售得五百餘元云，許君欣欣然曰，近日無獵肉供君，今可以將鹿脯啖君矣，遂向之定購兩元，云有六斤，約明晨送來，遂相與言笑而歸。

    二十四日晨起未幾，獵人提新鮮鹿脯送來，初見之疑為牛肉也。純精而肉質帶細，烹而助以午飯，味甚美，僕生長四十有二，逐逐南北，得嘗此美味，實為第一次，享此口福，未便非許君之盛意，亦天得其巧也。設天而不雨，雨而行遲或遠，則雖有鹿而難逐矣，是日緩步登山，據許君志於稱，蒲山尖南麓，開帳重重，伊曾入山二十餘次，知有結地，而未得穴情，僕謂好風水不及老山頭，僕亦未必能見得，相偕拾級而上，見山勢果佳，其砂結連起兩金星。圓正可愛，其前即為鄭氏開族地，復盤旋而上，草深數尺，雨點未收，足為之濕，山高百丈，見由正頂發下一脈，之支連起兩頂，其盡處開一小口，面約文許，中吐小珠，當面虎砂繞前作案，左砂兩層抱前，與右砂夾道前行，水由中出，成為御街，四勢拱護，知為正結，當與許君志於戲而言曰，君二十餘次到此未見主人翁，餘今已見之矣，其穴究在何處，請君試覓之，許君四顧無著，遂笑指之日，即目前之小口也。許君豁然曰，是矣是矣，又笑自言曰，先生不遠千里而來，此主人翁不得不一為相見也。逐相與登穴詳審四勢，察其究竟，可無疑義，天氣又雨，好在山頭清朗，遠近分明，或尚不至於混矇也。盤桓久之，興盡而返，計來許休息三數日，便中意見得結地三處，因恐招搖，不便下手置辦，未知以上三地，曾有主人翁亦是先鋒是否也。抑尚留侍有綠人作紀念否也。此非今日可得而知之矣，然此地即已有人先得之矣，而在此休息期中，竟見此結作，於目力上心意中，未使非一快事也。

    二十五日，即與許君玉田雇轎回嚴，計行程四十五里，是日天氣悶熱，轎夫四名，係江西籍，言停轎五六次，在平常往來，不過停歇三次云，見其初用生曲薑片食之，復飲冷水數碗，再經十餘里，復以冷水加白糖三四兩合而食之，四轎夫共飲洗臉盆兩大盆，可為量大極矣，較之我蘇屬苦力，體質之強弱，不可言喻矣，計行六小時，於午後三時許到達嚴鎮。

    二十六日晨際，曹君瑞芬來，謂尚須為其令堂另覓吉地，余即詢其究竟，伊雲云曾見榆村之地，出於天然結穴，因知前所定之曹家山，實屬勉強，擬再尋一天，再行定奪，余即慨然允之，仍向洪坑一帶出發，領看兩處，皆不合法，飯後登山，忽而大雨南來，地臨高山，無屋可避，衣為之濕，既而回村更衣，天氣又晴，復至石壁下一察形勢，此處為眾水會聚之所，環山四聚，必有結地，至此形勢大變，曹君欣欣然曰，此地形勢大不同矣，即拾級登山，草濕樹深，在所不顧，至頂察其過峽，自黃羅尖來，形勢雄壯，去水口重重包裏，隨脈下山，遠見尖山挺立於北，腳下即為結穴處，詳察案山砂手，環抱有情，尖山下有一古墓，喝形家名曰觀音打座，形狀極像，登此山此穴正對此山，可立午山子向兼丙壬三度，余即名之為童子拜觀音，因前作題，亦為極妙，是夕本是曹君設宴款待，及歸已待客滿座，主未至而客先到矣，遂相與杯酒言歡興盡而散。

    二十七日下雨休息，是日鮑君函文款宴，鮑君與許玉田為多年老友，余亦偕往，是日酒興甚濃，同座者莫不飲滿十分。二十八日下雨休息。

二十九日晨際即偕汪君汝健，方君獻南等五六人，至姚村一看曹叔琴所買山地，方君領看五處，均無情意，無一可取處，是日方君設宴款待，極為周到，方君為歙縣現任第二科長，與曹君交誼素第，行年周甲，精神目鑠，步履甚健，彼意甚願與曹君效勞，惜無相當地可取，是日有吳君秀琪者，為查坑長者，生平最好地學，午後領看兩地，形勢雖小，然皆真結，一為丁向，一為乙向，據稱唐姓營葬不過五六年，尚未見得失耳。

    六月初一日，是晨偕江方唐程等同行，擬至程氏始祖，名金被蓋孩兒，一察究竟，經下路村便看方君景明發地，余戲與說明日，將至其地，請不必指明係何一種，由余從風水上之目光來指出之，既將至，方君曰，距此不遠矣，請為指之，余即詳察形勢，將附近各墓一 一瀏覽，後見隔田一墓為逆水局，余即至其墳後，見夫當面逆水來朝，西南出向，余即指之曰此其是矣，方君領之曰，此地並肩有兩墓，究是何種，余再察之，右方局勢稍偏，左方端正，余復指之曰左方是矣，同行者贊許之日，可謂奇極矣，余謂此等乃平常事，形局正而合於理氣者，無有不驗者，所謂體無用不驗，用無體不靈是也。左墓為其令堂，葬已五十餘年，為上元一白運，上元之氣收足，局勢雖小，丁財可保，一定之道也。據稱右墓為其前室，其所出亦已亡過云，同在一地，而一線之隔，竟有此天壤之別，地理之難可知矣，復至冷水浦，見程氏始祖墓，前立一兩腳石牌坊，上軸東晉新安太守程氏始祖元譚公之墓，乾山巽向，相傳為郭璞所下，又謂係元潭公自擇之地，此均不可據矣，此地為山落平洋，坐空朝滿，當面接連三山，中為豬頭形，右為魚形，左為雞形，三牲朝前，其形頗像，坐後約半里許為一橫山，其東流至歙城之大河，亦相距半里，山水相稱，水外遠山扶托，為山龍飛脈之特結，皖南程氏，皆發源於此，竊為程氏之所以鍾靈毓秀者，或不僅此一處，其始祖之再下一二代，定尚有勝於此地者，何則，此地並無特長，龍氣平坦，又非盡結，不過以其為始祖，知此而失彼耳，識者以為如何，若泥於此等局勢而能發丁萬千者，則後龍僅可不管，貪其前朝之美可矣，經云山管人丁，此山非指前朝之山，乃來龍之山是也。萬事須從研究著眼，不能以一隅之見即以為憑，惜乎此次來皖，時值炎夏，為時太促，否則再研究其始祖以下之第二第三代之祖墓，即可了然矣，經又云一代風光一節龍，龍來長短定枯榮，何則，凡局勢雖佳而無脈氣者，未有不絕也。此處局勢亦普通，脈氣亦和緩，惟有脈氣則可臨言，欲必其發了萬千者，則僕以為未可必也。後至查坑，於吳君秀琪處午飯，飯後復看曹君叔琴之汪太夫人墓地，壬戌年立宣申兼艮坤，結穴極高，卯龍入首，後頂不正，地近過峽之軟當，脈氣薄弱，不過君子可欺以其方，左右山勢環抱，門戶不見，朝山齊眉，初視之似尚不惡，水出辛戌，雖瀉而為外出遮攔，此為已成之局，論其體亦為花假，自多損傷，論其用則雖坐旺向衰，當此四運，丁口有得有失，僕以為並非全美之格也。復至坑口覆看曹氏曾祖春瞿公墓地，民初改遷此，立乙山辛向，脈氣雄厚，兌水來朝，建後可保丁財兩盛，今運則平平矣，又季笙公及曹氏姑母墓地，亦壬戌年之辛乙兼戌辰，及庚甲兼酉卯，地勢堂局平平，尚稱不惡，是日便中覆得注君汝健曾祖墓地，高山結穴，坤山艮向，形勢理氣均稱合法，上元初運所建，又其祖父墓，光緒三十一年立卯山西向，坐空朝滿，為例騎龍，山龍如此作法，實為罕見，好在其餘各墓均稱合法，寡不敵眾，無足介介也。

    初二日上午向鎮北出發，因見離鎮約十里許，山勢開帳，不無結地，經後米村，在其東偏平地中起微突，右砂作抱勢，砂外水聚，左方大界水至一刖會合，外砂繞前，當面一派平田，可立庚山甲向，水出乙辰，大干河亦作環抱形，東消歙城，此地亦作平洋龍看，初看似無所取，細審之覺得有味，復北行，見道路紅男綠女，絡繹不絕，知為潛口鎮保安會演劇也。潛口為進黃山要道，此行目的地，本在其東偏四五里之山地，行近大山，為時已午，同行汪君謂余曰，不如借口午飯後，再行入山，較為便利，遂欣然一遊，藉觀勝境，既至，羅君承由已先日蒞至，招待極周，即在其至親徐少穆先生處午飯，徐君最好地學，其交遊皆喜於遊山者，是日有邵汪二君亦同在座，促膝而談，亦難得之樂事，飯後即至鎮北沿山東行，見有楊姓一墓，辛酉年立壬丙兼亥巳，龍砂作案，水出未坤，僕謂此亦平安之地耳，復東行二里許，山勢開帳，堂氣已寬，少峰挺立，兩砂抱繞，中出一枝，其盡頭一穴，為江姓發地，今察得中校之中心，兩砂抱繞，左右略現雙翼，中心略凹，形如掌心，僕認為此處即為結穴處，可立壬丙亥己向，本身雖稍高，堂氣寬大，內有小砂遮攔，尚不致露風，經云看雌雄之法，有此陰必有陽來配之，方為合格，大者大用之，為相地者必具之目光，棄大就小，取大捨小，全憑目力判斷之，能從山情水意上用功夫，自可了了矣，是日天氣太熱，即回鎮休息，本擬當日回嚴，因聞尚有相傳所謂七星旗一地，有鈐記可考，迄今未曾覓得正結，邵徐二君曾買過兩處，開視之均無結士，迄未取用，遂決計留宿一宵，一察究一見，是晚寓徐君處，因精神稍倦，飯後即安寢。

    初三日是日天氣仍熱，上午偕汪羅二君，一同往離鎮五里許之東北隅，沿山細查，未得效果，午後返鎮，同行者莫不汗濕如雨，飯後略事休息，旦上七星旗，詳察究竟，見夫峰巒疊帳，前護後擁，確為大結地，惜乎革深難行，兼之痢疾發作，穴情處雖已見到，而真面目尚須待諸選日也。回時都乘轎返嚴寺。

    初四日，是晚腹痛頻頻，痢疾時下，一晝夜計二十餘次，余本擬是日返滬，因尚有曹姓事未結束，初五日病仍如昨，上午勉力往石壁下定向，初六日上午覺已稍愈，即於曹君瑞芬處午飯，飯後乘轎至小嚴，一覆曹君敘琴祖墓，便中覆看得汪姓祖墓，高崗結穴，坐丁向癸，全用人工建造，丁未肩風，陰陽不交，據稱今年已傷兩丁，太歲之關係，於此可證矣，      曹氏祖地端友公，庚甲酉卯，又苞塘公同治七年庚山甲向，又馥齊公乾陰五十六年庚山甲向，以上各墓皆以前之事，姑置不論，交中元甲子之六十年，當可更勝一籌矣，是日痢疾又發作，入晚較前更劇，即延醫服藥三劑，仍未見效，即於初九日辭行登船，是晚服以燕醫生補丸大瀉之，此行幸有程君永成侍右，否則殊感困難矣，十日安晨山南沅日啟碇，順水下行，速率倍之，十一日傍晚，經嚴子釣魚臺，又得一角，烹而食之，聊唱一絕云，鱸魚未來鯽角來，得魚欣逢釣魚臺，魚來不是為口福，且教後生著先輩。

    十二日晨際抵桐廬，即用小輪拖帶，午後三時抵閘口，乘五時餘特快車返滬，此行已告結束，聊記數語，以資不忘云。

記載無錫游記

丙子元月初六日

    無鍚本舊遊之地，近年因時事關係，除春季掃墓外，迄無遊鍚機會，記往年為張氏楊氏管氏李氏等墓，年必有五六次七八次之多，壬申冬，為先祖母王太夫人營葬，在太史灣購地十五畝有奇，鳩工興築，共費三千餘元，為時約兩個月，與地方人情，極為融洽，張楊管三氏，均為鄰近，惟李氏最遠，地當城南軍幛山東麓，己巳十二月十五甲子日安葬，係坐乾向巽兼戌辰一度，正對長泰山，以軍幛作後應，左右環抱，係橫騎龍節節下穴，形局寬暢，當面太湖汪洋，隔岸朝山疊疊，甲卯乙辰巽已丙見水光，建後李氏連添兩丁，財則平平，客歲因事赴粵，十一月二十日由港回申，李先生國芝來會，約作無錫之遊，欲為其令堂老太太撥向，伊謂當己已年營葬，卦氣不合，堅欲興工以換卦氣，當即擇定是年 正月初七辛亥日動土，初十甲寅晨四點五十分鐘寅時整向，改乾巽兼亥已二度云云，是以於初六日晨八點特快車，先行赴錫，轉乘汽船，逕赴南方泉鎮，鎮民王明卿先生，為昔年舊友，年已花甲，精神瞿鑠，蒙殷殷招待，仍延其號內，一方招呼李姓山主何鴻漸，喚工預備，初七日偕王何三人，同赴李墓覆看，轉往白萌，見山頂正騎龍一穴，有峰有朝，左倉右庫，係辛乙戌局格，利於下元初運，至白萌見腳下一山，蜿蜒落脈，開幛有倩，正對馬山作朝，未申酉戌為太湖兩目，內堂蓄聚，朝山挺秀，穴為窩中扣弦，堂氣開展，系甲庚卯酉之局，利於上元三運，兼及下元六運，當由王君轉詢土人，謂該山僅可相商，遂偕往吳塘門鮑王鳴先生七十壽宴，濟濟一堂，極一時之盛，午後三時，適有惠風快輪到達，乘其回鎮之便，遂與王君同船回鎮，初八上午赴茅山後，再復往前年所買山地，後龍開幛，客脈起伏，節節可觀結穴處落平洋，凸中結穴，（即今先祖大度公萬古之所）初九李君國芝來山，召集工人，當夜動工，按時整向，重行圓墩，共計百三十元，即於初十午後與李君同輪回城，到城時以輪渡之便，轉往東大街張君效程新宅拜候，承殷殷招待，其宅係壬丙子午，左方便門出入，為謹慎計，大門當時緊閉，且內路不暢，李君勸其開通，以收當令旺氣，於四時許與辭而出，乘五點三十分快車返申，八點五十分到滬。

蘇州遊記

丙子元月二十二日

    此次赴蘇，係應上海朱姓之邀，去冬十二月，本已約定，後因謝衛應先生邀赴寧波，未能成行，是日約定上午八點特快車動身，後因彼此誤點，改乘九點五十八快車赴蘇，到蘇即轉發北蘇福汽車，轉往木瀆，因山主未到，即雇轎三乘，直達下鄉，停榻於山主處，為時已遲，不及上山，即於二十三日早八點許上山，過嶺至薛家灣，一察形勢，見有朝東南壬丙亥巳一地，龍自乾宮而來，到頭盡結，大龍虎左右相稱，當面太湖作外堂，雖無朝案，學潮氣深遠，可以取用，朱老太亦極贊成，所嫌過嶺不便，意擬另覓稍近之處，後遍察就近各山，皆朝西周，不合於四運，且山皆無情，因之某君即云，可否至善人橋一走，彼此贊同，即於三時許雇轎四乘，同往善人橋，已午後五時半，停榻於該鎮許姓處，許君招待極周，即於明晨八時許，步行至善塢里一走，沿路皆山，地勢雖廣，因水道不便往者寥寥，意凡山不可離水，有水則有力而滋，否則不免枯燥，及至善塢，見山峰特起，開幛有情，較之近鎮所經各山，情形不同，該塢有葉姓新建一墓，係湘陰易師所扦，辛山乙向，形勢開展，左右環抱，工程浩大，約在三四萬元不等，以體用論，當今四運，雖不為旺，尚可平安，下元七運為正局，丁財並發，可預。也。惟乘氣左右不均，微有出入耳，內有楊姓一墓，以善山作案，亦為合局，沿山行見結地一處，地勢略平而開面，不知者以為山界，實則後龍端正，的是化陽開面，乃真結之所，善山一字文星作案，案外朝山，亦為一字形，雖無挺秀之峰，形勢開展，確乎可取，水道自右至左，係壬丙局，按水亦合於中下兩元之局，（即今丁濟萬先生之尊翁墓地）復至善山山頂，一察形勢，至頂見一墓，據上人云，曾出狀元一名，察其形勢，確乎可行，本山連起連伏，名曰之鱔，（即善與船）名實相符，復至過峽處，起頂開塢，猶船之艙位，石脈連連，似起非起，似眠非眠處，下開石塢，面積約一方丈有餘，頂龍開窩，確為真結，經云急來緩受，緩來急受，陽中取陰，陰中取陽，即此意也。本山滿山皆土，惟此石脈一點，有蹤可覓，左右抱繞，朝山相稱，惟內堂水無蓄聚之處，務用人工略事改造，事極簡易，此局係坐戌向辰兼乾巽，大水自右消左，亦合於中下兩元之氣，不過此向出入奇特，非子午卯西四正之比，（此地即今穆藉初先生千古之所）是子夫先生亦在該鎮，寓柳姓處，云為平湖某姓安葬而來，張君係河南籍，為無錫榮姓所長年聘請，對於形勢，確有研究，惟理氣則不詳，相談片響，各自分袂，記得昔年張君在洞庭東山，為席姓覓得一地，以為龍真穴的，後探二視之，滿谷頑石，無容棺之所，當初見時，張君喜出望外，以為大地已得，僕亦同在座，語云智者必有一失，或亦張君大意所致耳，是日回蘇坡，已午後六時，即乘夜車進申。

    為遷葬先祖大度公墓記事   庚辰夏曆十一月二十日

    先祖大度公，為大族十九世系，幼時因曾祖父龍德公早故，事母至孝，當洪楊時，先祖已成婚，每逢嚴冬，當為母溫足，曾祖母久病膨脹，不能下床，先祖當扶之，朝夕不間斷，因家貧親老，讀書不過一二年，咸豐庚申，洪楊陷金陵，先祖知時局不靖，遂將曾祖母靈臺除去，默禱曰，恐母親在家不安，如將來時世平定，再當追祭，先祖母陳氏及所生二孩，均遇難，先祖孑身在洪楊中四年，憑天之佑，得保安全，洪楊既不，遂經娶二氏，重行成家，先祖父四十一戊辰歲，生家父茂錫，五十二年大叔茂五十七生小叔茂釗，男女共生七人，婚嫁全完成，於光緒乙巳年正月二十六作古，享壽七十八歲，養吾為長孫，是年亦已十六歲矣，初為營葬事，家君曾邀請地方名地師數人，從事擇地，因念假手於人，真偽難辨，遂奮自研求，經數年始得端倪，當養吾十九歲時，家君遂令從師於無錫楊九如夫子，僕之研究地學，即自此始，先祖大度公，本已營葬於橫林鎮北有年，近因地方淪陷，正當交通要沖，恐非人計，遂與家君等籌商遷葬，當此環境之艱難，欲另覓吉地，則事有所不能，乃決議將昔年所得之無錫南方泉鎮，軍幛山東北隅龜山後所置山地，其後龍開幛落脈，節節可觀，惟結穴在平地，脈線隱微，今為將計就計起見，決將大度公遷葬於此，以保永久，此行於十一月十五日養吾由上海動身，家父乘民船，與先祖父靈柩，山橫林啟硅，相約於南方泉王明卿先生處會晤，是日風平天晴，於午後五時，相互到達，翌日伴同家父上山，家君步力尚佳，年雖七十有三，養吾已五十有一，彼此欣然而行，家君對此地極為滿意，外堂開展，內堂蓄聚，雖穴情似有研求，而弦口清晰，中現微突，即於此鳩工開壙，初開動時略有斟酌，深約四尺，見土色緊潤，色澤而有紫嫣，知穴矣，遂於是月十七壬辰日申時登穴，立子午兼癸丁，先祖係道光八年戊子生，今為辰日申時，可稱三元齊合，亦天緣也。先祖母王太夫人已於壬申年冬，安葬於無錫西鄉山地十五畝半，今與先祖墓地，遙遙相對，相去不過數十里，交通尚稱便捷，春秋掃墓，即可竣事，（今按家君意，擬定明年已丑，將先祖母田華藏合兆於此，）當日即將墓碑封好，內地尚屬不靖，幸有王明卿先生及何鴻 等，整日照料，得以安度，心甚感激，是年七月二十八，家母黃太夫人棄養，壽享古稀，本擬同葬於此，因地勢太小，只得另覓吉壤，再行新扦矣，十九日與家君同行回錫，家君乘輪回鄉，養吾則乘火車回申，此事為入土為安計，未加工程，所費不過二百五六十元，（後加工築羅城又費五六百元）山地五分，計一百二十元，事已告成，家君可以放心，濡筆記之，以資不忘。

（附註）養吾自民國十六年起，常年於山水之間，南北東西，足跡頻至，  如皖之大通青陽沈氏墓，房之中山孫氏墓，浙之奉化，皖北風陽等地，  均曾瞻仰，握筆不暇，均未記載，所以留稿極少，閱者諒之。

    追遠錄自序

    人生於世，自幼至長，自長至老，匆匆如一日，古人所謂天地者。萬物之逆旅，光陰者，百代之過客，誠不誣也。百年而可永留紀念者，無非那一丘之塚墓而已，然而時代所趨，人事所變，偶而失檢，未免湮沒，世有立墓誌墓碑者，即為永久保存計，為兒孫紀念計是也。至其祖若父之生年死期，壽考墓地，坐向年月，畝數地址，年久陳遠，往往失考，家譜之所載，雖不無詳列，而重修家乘，動輒數十年，當時紀載不免遺漏，即經辦之輩，或可記憶，而往往人事變遷，勢難追求，茲為發刊鄙著本養之便，特將僕經手自癸亥年起，所扦之墓地坐向，以及姓名年歲，略而載之，言日追遠錄，以資永遠，而便追求，於此則氣運之消長，人事之得失，亦可按地之形勢理氣，推求而得之，未始非紀念人事與研究學術之一助云耳，是為序。

    　追遠錄依年為序，自癸亥起，丙戌丁亥為止，因篇幅有限，略而載之，統祈宥鑒。

南翔朱星齊夫人墓，甲山庚向兼卯酉一度，仙命丁丑七月十七日寅時生，（地在酒濱橋）丙寅年正月十四丙戌日宣時登穴，金守月對日火夾，仙考辛亥，妣庚戌，繼妣己末，兄辛未，已葬壬丙兼子午，又癸未年附葬，詹繼妣癸酉生，楊氏嫂己巳年，正月初十丁酉日未時合兆。

南京王漱六祖母山龍，甲山庚向兼卯酉。仙命祖妣壬辰生，另地祖考癸卯生，辛山乙向，甲子年十月二十一庚子日申時登穴，日拱月火夾。

洞庭東山王 臣母墓，乾山巽向兼戌辰，仙命已葬父辛丑生，母庚子生，另癸酉生，乙丑年十二月十九辛酉日已時登穴，太陽木氣對照。

上海汪伯奇父漢溪公墓，子山午向兼壬丙，（在瀘西全場橋）仙命甲戌七月初四已時生，乙丑年正月初八二卯日巳時登穴，臘底取木氣對火守命，又曾祖母辛亥十一月二十一戌生，祖母辛亥九月十九中生，庶母丙子生，又庚辰生，妻金氏丙中十月二十五丑生，又顧氏丙申七月十六申生，弟媳葉氏了未十月十七子生，丁亥年四月初九丁末日午時登穴，壬丙兼子午，新地在全場橋。

上海北姚姚世昌祖墓，甲庚兼卯西，地在北新徑西。仙命壬子生，甲戌生，丙寅年正月十九辛卯日未時登穴，日土計拱火羅對照，祖母壬戌生，又甲戌生，壬午年十二月二十二乙酉日午時附葬。

東洞庭席德懋父德輝公墓，丁山癸向兼午子三度，仙命已葬妣許太夫人癸酉生，繼妣譚太夫人癸酉生。繼妣辛巳生，父德輝公辛未，八月初八丑時生，乙丑年十二月十六戊午日午時登穴，日月木守，地在前山顧塢裏。

上海陳君堂祖父母墓，壬丙兼子午，地在瀘西陳家 南，仙命考丙午生，妣戊辰七月初七子時生，二丑年十月二十九日壬申日巳時登穴。

上海北姚橋濱朱妙福父母墓，庚甲兼西卯一度，仙命父丙午生，妣戊辰生，長兄乙亥生，丙寅年三月十五二西日西時登穴，日守土對。

上海北姚姚金根祖父母墓，在大場北亥山巳向，仙命祖父丙辰生，祖母丁巳生，父辛卯生，乙丑年十月二十三丙寅日午時登穴。

上海查江源祖父谷香公墓，在漕河涇，甲庚兼卯酉一度，仙命祖父癸未生，妣丁未生，父少谷公辛未生，妣己卯生，乙丑年十二月二十五丁卯日申時全穴。

江國黃慎康父墓，丙壬兼午子一度，仙命父庚戌生，母癸丑生。丁卯年二月二十九二丑日已時登穴，日守火守命。

東洞庭席啟孫祖墓，乾巽兼亥巳一分，仙一叩癸丑年，丙辰生，庚午生，丁卯十二月十一壬寅日巳時登穴，妻丙戌生，乾巽兼戌辰三度，癸酉年十一月初九乙丑日申時登穴，啟孫丁亥生，命塢里小塢內，癸丁子午向，戊子冬登穴。

上海了濟祖父甘仁公墓，在孟河，庚甲兼中宣三分，仙命丙寅十二月二十三日戌時生，戊辰三月二十四癸丑日中時登穴，日守水金夾孛對照，父丙戌五月十一日寅時生，墓在蘇州善人橋北，蒸山善塢里，壬丙兼亥巳，庚辰年八月十八二丑日申時登穴，墳親陸阿小，山地二十畝，齊母丁亥生，地在金牛塢，田地十六畝，墳親張根齊。

東洞庭葉慎修母墓，乾巽兼亥巳三分，仙命庚申生，戊辰年又二月十五二亥日末時登穴，計對土羅守。東洞庭薛浩峰 地夫人墓，亥巳兼乾巽二度，仙命丙子二月十五日子時生，戊辰年十月初九甲子日申時登穴，宗祠亥已兼壬丙三度，外門兼乾巽，乙丑年六月初四己酉日巳時上樑。（日金水對月孛拱）

東洞庭翁受宜父墓，寅申兼甲庚三分，內向不兼，在命塢里，仙命父丙寅生，妻丙中生，戊辰年十一月二十五庚戌日申時立分金門檻，辛末年十月初三辛末日未時登穴，羅對計守，母生遷戊子年冬合兆。

東洞庭席裕昌父墓，亥巳兼乾巽二度，仙命癸丑生，乙卯生，乙丑生，戊辰年八月二十四庚辰日西時登穴，又母乙丑又五月二十九子生，妻庚寅二月初一展生，繼室丙午二月二十五生，於丁亥年十二月十七辛亥三點零五分申時登穴。

湖州楊家埠顧公敬齊墓，壬丙兼亥巳二度。仙命丁巳生，右丁巳生，己亥生，戊辰年九月三十乙卯日辰時登穴，道場山顧乾麟父墓，壬丙兼子午，（另一穴同向伯父母）仙命父辛卯生，另穴伯父甲申生，右己卯生，戊辰年十月二十四日己卯日卯時同登穴，母己丑生，己巳年八月二十七丁丑日巳時穆位合兆。

東洞庭失掌沖父墓，曹塢，庚甲兼西卯一分，仙命主穴父乙卯生，母丁巳生，丁巳生，昭穴弟戊戌生，戊辰年九月十八己卯日卯時登穴，日對木守，石柱頭伯父，甲庚兼寅申．十二月十八日癸酉登穴，仙命己酉生。

東洞庭奉光照父墓，壬丙兼亥巳一度，仙命甲子正月初一丑時生，戊辰年十一月十九甲辰日辰時登穴。

上海馮炳南父墓，蘇州天平山亥巳兼乾巽，仙命了卯生，戊辰年十二月二十三戊寅日辰時登穴，仙命老太辛未五月二十四日生，甲申年正月初十丁酉日午時登穴，合兆天平山，祖母庚子生，辛已生，甲申年十月十四丁酉日遷葬萬國公墓，子午兼癸丁，未時登穴。

上海  生父母墓，蘇州白馬洞，丁癸兼午子三分，仙命父己酉生，母甲戌生，子庚子生，己已年四月二十四丁丑日巳時登穴，老太並穴，庚午年十二月十六己丑日午時。

遞鋪陳廣泰陳介萬祖母，酉山塢壬丙兼亥巳，父母土橋頭庚甲兼西卯五分，仙命祖母甲辰生，父丁卯生，母庚午五，己已年十二月十一庚申日父母申時，祖母已時登穴。

洞庭東後山吳積慶父墓，壬丙兼亥巳三度，仙命父庚戌生，母了巳生，妻己丑生．乙未生，已巳年十一月十七丙申日已時登穴。

洞庭東後山楊洪笙父墓，乾巽兼亥巳一分，仙命父母同辛酉生，己巳年十一月初十己丑日巳時登穴。

洞庭東山席微三祖墓，命塢乾巽正向，仙命太太戊午生，三奶戊寅生，庚午年三月十九丁丑巴時登穴，仙命右庚申，庚午十二月十二乙酉日申時附葬。

上海巽大房，蘇州白馬洞，乾巽正向，仙命丙寅生，庚午年二月二十七二亥日午時登穴。（計對羅守）

上海蔣志 祖父母墓，南翔寅申兼艮坤一度，仙命祖父壬辰生，祖母嗣父戊辰生，嗣母庚午生，母辛西生，生母庚午生，叔乙丑生，庚午年三月初五癸未日巳時登穴。

洞庭東山嚴盆齊父墓，寅申兼艮坤一度，仙命丙寅正月十四日辰時生，庚午年九月二十六庚午時登穴。

洞庭東山金寅生父墓，乾巽正向，仙命父丙辰生，兄甲申生，庚午年八月初六庚辰日辰時登穴。

洞庭東山翁清治父母墓，丁癸兼午子，仙命父戊戌生，母丙午生，辛末年四月初六了丑日午時登穴。

洞庭東山嚴寺耕父墓，壬丙兼亥己二度，仙命父辛未生，母癸酉生，辛未年十月二十二庚寅日午登穴。

橫林謝榮生祖父母墓，乾巽正向，仙命祖母丙申生，父丁巳生，母己未生，庚午年十二月十二二酉日申時登穴。

上海瀘西談炳春父墓，瀘南乾巽兼亥巳三度，仙命父丙午生，母甲辰生，辛未年十月二十六甲午日未時登穴。

無錫張效程父母墓，華藏太史瀘，乾巽兼亥巳三度，仙命父母辛亥同庚，辛末年三月初七己西日巳時登穴。

洞庭東山席玉書祖墓，乾巽兼戌辰附葬，仙命辛未生，丙子生，辛未年十二月二十六癸巳日申時登穴。

洞庭東山陸俊臣父墓，丁癸兼午子一度，仙命父己未生，母辛酉生，室丁酉生，弟癸卯生，辛未年亥月初三辛末日午時登穴。

上海蔣志仁祖父母墓，乾巽向，仙命祖辛亥生，父壬申生，母癸酉生，辛未年十月二十七二未日申時登穴。

常州東城外顧惕生祖母墓，丁癸兼午子一分，仙命祖母二未生，辛未年十二月初三庚午日酉時登穴。（計氣守羅對）

無錫洛神陳漱庵父墓，乾巽兼亥巳三度，仙命父乙卯九月初八日生，辛未年十一月二十二己未日未時登穴。（羅守氣計對）

上海施志剛母墓，天福庵南鄉，壬丙兼子午。仙命母庚戌生，二太丁未生，四太乙卯生，辛末年十二月十八乙酉日酉時登穴。

上海翁瑞午父母墓，蘇州城東，丁癸兼午子，仙命父甲子十一月十一日午時生，母丙子八月十二日戌時生，辛未年十二月初六癸酉日午時登穴。（火土日守）

蘇州史馨生父墓，在無錫南方泉大帝殿，乾巽兼亥巳。仙命父丙寅，母庚午，辛卿，丁酉，丙午，壬申年十一月初二甲午日中時登穴。

上海勞勃生路葉其祥父墓，瀘西乾巽兼亥巳三度，仙命父己丑生，母了未生，室張氏癸酉生，兄乙丑生，壬申年十一月初二甲午日末時登穴。

洞庭東山陶玉生墓，壬丙兼亥巳附葬主穴，仙命左甲申十一月二十二日午時生，右甲申三月二十日亥時生，壬申年十一月二十癸丑日中時登穴。

洞庭東山嚴曉渠父墓，酉卯兼庚甲三度，仙命父甲寅生，母壬子生，室丙戌生，壬申年十一月二十二甲寅日西時登穴。（日守月氣拱）

上海 同生父母墓，木濱南酉卯庚甲二度，妻酉卯乙辛三度，仙命父癸巳生，母了酉生，妻丁丑生，壬申年十二月十七戊寅日午時登穴。

上海沈根林祖父母墓，漕涇東壬丙兼亥一巳三度，仙命祖父戊子，右庚寅，癸巳，庚子，母戊辰生，壬申年十二月十二癸酉日酉時登穴。

無錫華藏太史灣先祖母王太夫人談墓，乾巽兼戌辰二度，仙命乙已生壽六十九歲，計山地十二畝五分，墳親案海，壬申年十二月初四乙丑日丑時鄧穴。先室黃氏，甲午十月二十四日巳時生，辛已故，墓在蘇州村錢家門鹿山，寅申兼艮坤、癸未年十月二十五甲申日申時登穴，計山三畝，墳親殷吉泉，（養吾千古之所在穹隆山子午壬丙，）先祖父大度公戊子生，壽七十八歲，庚辰年十一月十七壬辰日中時登穴，立子午兼癸丁，地在無錫南方泉龜山之後，計山五分，墳親葉遷華，家父戊辰生，先母辛未生，。定本鄉談受田朝南向，高曾祖父母墓，本鄉卯西乙辛，曾祖母辛乙酉卯，均為發祥地。

蘇州  亭祖父母墓，木濱南乾巽兼亥巳三度，仙命祖父庚午，祖母巳已，父乙未生，癸酉年二月二十七丁亥日午時登穴。

上海張聚興祖墓，梅隴西北，乾巽兼亥已三度。仙命祖父丁卯，祖母壽丙寅，父癸巳，母辛卵生，癸酉年三月十二壬寅日午時登穴。

洞庭東山席文波父墓，狼塢壬丙亥巳三分，祖顧塢申寅，仙命祖父丙午生，父甲戌生。癸酉年十一月初九乙丑日巳時登穴。

松江城杜大衍父墓，丁癸兼午子三度，仙命癸亥生，壽母己巳生，癸酉年九月十九丙子日巳時登穴。（木守 對）

洞庭東後山席錫藩墓，子午兼癸丁五分昭穴，仙命癸亥生，巳葬乙丑，辛未，主穴癸巳，甲辰生，癸酉年十二月十一丁酉日巳時登穴。（火土守羅對）

嘉興姚墓連壽域夫人墓，壬丙兼子午二度，仙命右丙子十二月二十生，壽翁丁丑八月十九日酉時生，癸酉年十一月二十九二酉日申時登穴。（木守 對）

東京王漱六祖墓，在滁州，內子午壬丙，外壬丙子午。仙命辛亥，辛酉，己亥，癸酉年十一月初九二丑日辰時登穴。（月守木對）

歙縣嚴寺方秀卿父墓，丁癸兼午子三度，仙命父戊辰生，壽母乙丑生，癸酉年十二月十四日己亥日寅時登穴。

安徽屯溪潛阜黃毓清父墓，未丑兼丁癸四度，仙命父己巳生，母庚午生，癸酉年十二月初六辛卯日卯時登穴。

無錫管趾慶墓，山南侍郎，乾巽兼戌辰三度，仙命壬午生，右庚辰生，癸酉年十二月十二丁酉日巳時登穴。

浦東張江柵巽匯百父照明公墓，乾巽兼亥巳一度，仙命照明公甲戌生，壽母辛未生，甲戌年十二月十九己亥日申時登穴。

海鹽馮蕃生父墓，癸丁兼子午一度，公墓，仙命父乙亥，母庚午，兄庚子，壬寅，二亥年四月二十五癸卯日未時登穴，丙子年穆穴丁末仙命，十一月初三壬申日巳時登穴。

香港容翼廷公墓，在澳門南岸，乾巽兼戌辰一度，仙命甲子生，乙亥年十一月二十乙丑日寅時登穴。

上海孫教舫祖父母墓，大場普益公墓，癸丁兼子午，仙命祖父戊戌，祖母己亥，母己巳，父丙寅七月二十四寅生，姑母二亥，室談氏辛亥十一月十一日戌時生，（丁丑十一月十四了丑日附葬。）乙亥年十月二十二丁酉日末時登穴。

廣東澳門南屏容標麟父墓，乾巽向仙命父母丙午同庚，乙亥年十一月二十九甲戌日未時登穴，容景賢祖父母，乾巽亥巳，十一月二十乙丑日酉時登穴。

合肥李國芝老太墓，在無錫南方泉，乾巽亥巳二度。仙命了丑生，己巳年十二月十五登穴，丙子年正月初十甲寅日寅時發向。

上海朱步程墓，在蘇州七子山薛家，壬丙兼亥巳一度，仙命癸酉生，壽母己丑生，丙子年十一月初三壬申日巳時登穴。

上海穆藉初壽域，在蘇州善人橋旺山橋戌辰兼乾巽向，壽翁丙子五月二十七日丑時生，丙子十二月十八丁巳日辰時立墓門，翁壽六十八歲戊子年三月十五戊寅未時登穴。

湖州潘公展老太太墓，癸了兼子午三分附葬，仙命主辛亥生，母袁庚午生，吳癸酉生，沈壬子生，丙子年十二月初十己西日申時登穴。

上海檳榔路蔡錫堂父墓，在南翔洛陽橋，子午兼壬丙，仙命父辛亥生，母己未生，丁丑年二月初九丁未日申時登穴，柵橋老墳，壬丙兼子午，同日巳時登穴。

上海城內梅家弄沈姓墓，梅隴費家塘，壬丙兼亥已三分，仙命父丁巳，母已已，大房左丙戌，二房左丁亥生，丙子年十一月初九戊寅日未時登穴。

橫林張瀚卿公墓，庚山甲向兼酉卯一分，仙命癸未生，庚辰年四月十一庚中日酉時登穴。

湖州潘振炎母墓，在上海大場西鄉，庚甲兼酉卯二度，仙命戊午十一月十五日生，庚辰年十一月十四己丑日巳時登穴。

上海張上珍父墓，浦東久安公墓，壬丙兼子午三度，仙命父壬申十一月十三日亥時生，母辛末十一月二十一日辰生，又辛卯酉月十四日子生，辛巳年十二月初六乙亥日午時登穴。

松江楓涇鎮許成琳謨浚祖父母，一保十九圖朝字圩三秀塘在水旺村，庚甲兼酉卯，伯父母及父母，在油車 二保三圖帝了圩三秀塘，子午兼癸丁，仙命祖父壬子，祖母乙酉，甲寅，伯父乙酉生，伯母辛巳，父丁亥，母癸卯，子午年十二月初十癸酉日巳時庚甲向登穴，癸未年三月初一壬申日已時，子午向登穴。

上海嚴載如周如夫人墓，中國公墓庚甲兼中寅，仙命戊午八月初一日午時生，壬午年二月二十八丙申日未時登穴，高祖父甲午生，母戊戌，二房子辛酉生，弟室戊戌，乙酉年四月十四甲午日未時，同葬虹橋公墓，壬丙子午，父味蓮公丙寅九月初十卯生，母丙寅生，又丙子生，於戊子年二月初五己亥日未時登穴，壬丙兼子午，地在蘇州蒸山善塢里，山地十六畝，墳親陸才福。

上海興泰襪廠，周純夫公，中國公墓，庚甲申寅，兄弟並穴，仙命己卯生，壬午年八月二十五庚寅日午時登穴，仙命癸未十二月十六生，甲申年十二月十七己亥日未時登穴。

上海張星若公墓，漕河涇主穴，癸丁兼子午，仙命癸酉十月二十九日辰時生，右癸酉十月二十四日寅時生，媳癸卯二月初一時戌時生，癸未年三月二十五丁巳日午時登穴。

上海周頌卿公，閔行長安公墓，亥巳兼壬丙，仙命左癸亥八月十五日酉，右甲子十一月十二日巳生，癸末年十二月初七乙丑日午時登穴。

上海裘姓父母，漕河涇西，子午兼壬丙穆位，仙命父己巳，母丁卯，嗣妣壬申合兆，浦東辛乙西卯，漕涇甲申年正月初七甲午日未時登穴，浦東甲申年正月初六癸巳日午時登穴。

蘇州張慎之墓，上海中國公墓，壬丙兼子午，仙命庚子九月初五日亥時生，癸末年三月初十壬寅日未時登穴，其父母等七人，於丁亥年十月十四己酉日未時，安葬於蘇州善人橋金牛塢，艮坤兼丑未，山地六畝，墳親張福壽。

上海孫君模之父，中國公墓，壬丙兼子午，仙命甲午五月二十四日丑時生，癸末年三月二十五丁巳日未時登穴。

黃渡黃牆朱天如父母墓，祖笙昭位，壬丙兼亥巳二度，村後新地，亥巳兼乾巽三度，仙命父甲子生，母癸亥生，新地長子己酉，媳戊申，癸未年十月十二辛未日未時登穴，新地午時。

上海七浦路徐 榮奎母，中國公墓，壬丙子午合兆，仙命老太癸酉六月二十八日丑時生，甲申年正月初九丙申日巳時登穴。

武進朱子文公，墓在蘇州善人橋善塢里，壬丙亥巳，仙命子文公辛酉生，金太夫人丙寅生，癸未年六月二十七丁亥日午時，山上海公墓遷此，計山地五畝，墳親陸龍虎。

上海程仲橫父母，全場僑亥巳兼壬丙，仙命子箴公辛巳四月初三日生，汪太夫人庚辰四月二十七日生，甲申年三月十六壬寅日辰時登穴。

上海潘季雲曾祖祖考墓，在蘇州善人橋白象灣，曾祖巳亥兼巽乾，祖考及兄弟壽域，丑未兼艮坤，墳親周水林須虎泉，山地二畝，曾祖友石公，批巽氏張氏丁亥生，祖露園公甲午，妣羅氏辛卯，丁氏庚午，洪氏戊申，大房孟祥癸酉，妣何氏癸酉，二房石孫公丙子，妣陳氏壬申，馮氏辛巳，伯奇癸巳，海如甲辰，偉基乙未，偉 甲午，偉慵丁酉，甲申年二月初三甲申日午時登穴，山上海龍華遷此。

上海王槐蔭堂子回祖墓，梅家隴車，辛乙兼酉卯二度，墓祠亥山巳向，仙命祖壬辰，妣林丙申，謝丁未，張庚戌，周氏，父戊辰，母丙寅，兄乙酉，嫂壬辰，室乙未，姑辛未，又甲戌，（山龍華遷此）甲申年九月十四丁卯日巳時登穴，墓祠七月十三未時上樑。

上海朱曾壽父墓，靜安公墓，亥巳兼壬丙三度，仙命父公辛巳四月十二日生，母辛巳七月三十日生，甲申年六月十六庚子日申時登穴。

宜興吳公墓，在蘇州穹 山茅蓬塢，艮坤兼丑未一度，仙命庚辰三月初一未時生，壽母己卯九月十八日申時生，甲申年十一月十三乙丑日申時登穴。（墳親塘 全土）

太倉室山系  父墓，子午兼癸丁，仙命 丁丑四月初十日巳時生，見很秉公癸卯十月二十八日酉時生，甲申年十一月三十壬午日巳時登穴。

浦東六里橋艾鎮孫姓墓，壬丙兼子午，仙命左癸亥十二月十四日丑時生，右庚辰二月二十八日寅時生，甲申年十二月十九辛丑日午時登穴。

太倉牌樓甫錢溯妻次子烈士墓，甲庚兼酉卯二度，仙命錢烈士庚戌正月十八日卯時生，甲申年十二月初九辛卯日申時登穴，其母太夫人辛酉生，壬午年十二月二十二乙酉日申時與父合兆村後壬丙兼子午。

太倉岳王市徐孫溪夫人墓，壬丙兼亥已二度，仙命乙未十一月十九日酉時生，甲申年十二月十二甲午日未時登穴。

鎮江範雨琴父墓，上海虹橋公墓，庚甲兼西卯，仙命丙子生，乙酉年三月二十六丙子日申時登穴。

浦東楊思橋陳子馨父墓，亥巳兼乾巽一度主穴，仙命父丁卯正月初一日寅時生，己葬母乙丑四月十九日生，又丙寅九月二十九日辰時生，乙酉年十二月二十九乙巳日申時登穴。

南翔鮑志新父善初公墓，在蘇州善人橋鹿山南，寅申兼艮坤三度，仙命父庚辰二月二十一日戌時生，叔國動公癸未正月二十五日戌時生，丙戌年二月初八甲申日已時登穴，（墳親錢家門嚴否泉，山地十二畝。）

上海歟陽問秋公墓，萬年公墓子午癸丁，仙命庚子六月十四日巳時生，乙酉年六月初六甲申日未時登穴。

杭州章氏墓轉塘張家舍丙壬兼巳亥三度，仙命癸亥三月二十六日子時生，乙酉年十二月初九乙酉日辰時登穴。

上海王栽之墓，漕河涇南，壬丙子午，仙命丁酉，壽母丙申，丁亥九月二十九甲午日未時登穴。

上海範艾生壽域吳夫人墓，中國公墓，壬丙兼子午一度，仙命吳夫人丁亥十二月初八酉生，壽翁丁亥二月初七已生，丁亥年三月初四癸酉日未時登穴。

上海陳翔九高祖曾祖伯祖墓，蘇州穹隆燦章公，道光癸卯九月二十二日未生，妣沈氏同庚，二月初二日巳生，無出，三伯曾祖燦章公，道光了未六月初五日午生，妣奚氏道光戊申九月初八日辰生，無出，四嫡曾祖墓在七子山，丙戌年十二月十一辛巳日巳時登穴；是上海康腦脫路遷此，計山地三十餘畝。

常州莊公德之墓，地在常熟，丙壬午子，仙命庚午正月初五日卯生，夫人辛未五月十一日未生，丁亥年二月十三癸未日午時登位。常州武進公墓，癸丁子午，孟文生父，辛未十一月初四卯生，妣了丑六月二十巳生，戊子年四月初十癸卯日辰時登位。

上海周文蕭父母，中國公墓，壬丙子午二度，考幼欽公戊寅四月二十日巳生，妣劉氏了丑七月二十二日卯生，妹辛亥生，長房子丁卯生，丁亥年四月初二庚子日中時登位。

南潯謝少孫父母墓，蘇州善人橋西山，壬丙子午，仙命考己卯八月二十四日子生，妣了丑十月二十八日子生，丁亥年三月初九日未時登位。伯父丙子二月初四日寅生，伯母同庚，四月初四日西生，丁亥十一月登穴。

江陰夏孫煥父，萬國公墓，子午癸丁，仙命父辛未十二月十六日戌生，壽母辛未十二月二十申生，丁亥年又二月十一辛亥日中時登位。

浦東陸挺之公，壬丙兼子午，仙命壬申八月二十六日亥生，夫人曹氏癸酉十一月二十八日子生，丁亥年十一月二十日中時登位。

上海失公禮耕墓，浦東六里橋，壬丙子午一度，仙命庚寅九月二十六日子生，夫人癸已十二月二十七日子生，丁亥年十二月十五己西日巳時登位。

安徽何承芷父母，蘇州善人橋奇禾嶺，壬丙子午，仙命甲子同庚，丁亥年十一月初八壬申日未時登位，山地二分，墳親馬阿土。

安徽何祥 祖父母，壬丙子午，祖父辛未七月十七日戌生，妣甲戌六月初九日亥生，山地二畝，墳親楊豆，父辛卯十月初十寅生，母壬辰正月初六卯生，壽母丙午九月十七日卯生，山地四畝，墳親張阿義丁亥年十一月初二丙寅日未時登位，蘇州善人僑金牛塢。

安徽何世枚壽域夫人墓，蘇州善人橋金牛塢，壬丙子午，仙命夫人己亥正月十五日丑生，丁亥年十一月初一乙丑日辰時登位，山地二畝，墳親張祥山。

洞庭秦擇天父墓，蘇州五龍公墓，癸了丑未，仙命父癸亥，壽母壬申，丁亥年十二月十五己酉日申時登穴。

上海張墓蓮壽域，蘇州善人橋白陽山金牛塢，壬丙子午，山地五畝，墳親觀才生，戊子年二月十四日戊申日吉時封壽域。

上海周凱聲父母，蘇州善人僑金牛塢，子午癸丁，仙命父戊辰、母甲子、弟壬寅、弟媳壬寅、又庚子，侄丙子，侄女丙寅、己已、己卯、子丙辰戊子年三月二十二乙酉申時登位，山地五畝，親張三南。

    癸未冬為姜堰王氏卜地記略

    癸未冬，承姜堰及門王休人弟之介紹，為其本鎮王楷熙先生令堂老太夫人卜地，于到姜之第三日，即在在官河南岸，無意中見一吉地，為幹山大結作，心甚喜之，詢之王人，謂此地恰巧為己有，且已十餘年云云，僕意福人福地，的有天緣，非偶然也，王氏同胞昆仲十人，皆太夫人屈屈，彬彬有君子風範，時同都許，並商定將尊翁王哉府君同時合兆正穴，左右昭穆，並為十兄弟壽域，考友情意，迫非尋常所可及，爰經俚言兩首，聊作紀念，平洋結見無多，江水分流到官河，左右雙龍大環抱，中間現出笑彌陀，永安福地變如何，人意天心兩洽合，竹帛鼎鐘看彌勒，綿綿瓜瓜共廣歌。其地當姜堰本鎮南岸平洋龍到盡結，左右幹水環抱，成大盤龍格，城郭周完，宛若坦局，坤中來水，有逆砂相迎，乙辰去水，曲屈數墩，左為官溝，右為新河，均從長江入口，數十里源源而來，本身在地勢豐滿，脈路顯明，堂氣開展，局格非凡，經所謂三陽水向盡源流，富貴永無休，平洋一穴勝千峰，觀此可謂行其實矣，即立壬山丙向兼三度，選是年夏曆十二月十五日癸酉日登穴，仙命王哉公戊午生，李太夫人辛酉生，按王氏同胞兄弟十人，為通常所難得，人稱日王十房，誠難能可貴老，且兄愛弟敬，一門考友，尤為指不多屈，非常善之家，曷克臻此，即其現在家貧情狀，善因善果，定然福緣無量也。

